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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类的叙事学”

——戴维·赫尔曼对“自我叙事”中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研究

宋杰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一直致力于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他在学术生涯后期将

目光转至叙事文本中的动物，着重考察故事世界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旨在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出发，

思考生态、环境、物种、家园、共同体等现实问题。为了说明叙事学如何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动

物关系的本质和范围，赫尔曼借助“自我叙事”的概念，具体分析了短篇小说《上与下》中主人公是

如何通过与动物产生交际，继而融入它们的世界，来建构“自我叙事”和使生成生物中心化成为可能。

据此，赫尔曼提出了“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的理念。其不仅符合当前叙事学领域在建构新理论上的发

展趋势，还表明叙事学本质上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是一门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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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David Herman’s Stud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Self-Narratives”

SO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David Herman, a contemporary western cognitive narratologist,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narratology. In the later stage of his academic career,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animals in narrative texts, focusing on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storyworlds. His aim is to reflect on real-
life issues such as ecology, environment, species, homeland and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how narratology can inspire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human-
animal relationships, Herman, with the concept of “self-narratives”, specifically analyzes how the protagonist in 
the short story Above and Below constructs “self-narratives” and enables biocentric becoming by interacting with 
animals and engaging in their worlds. Thus, Herman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constructing new theories in narratology,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narratology is based on social reality and is a discipline that is close to and reflects life.
Keywords：David Herman; 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 self-narratives; biocentric be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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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1962—）是后经典叙事学提出者和认知叙事学领

军人物，一直研究如何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进行

有机结合，开创了“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这样

一种叙事学研究模式。纵观赫尔曼的学术研究生

涯，其在学术研究的不同时期关注的焦点各有侧

重，明显呈现出从经典叙事学研究倾向过渡到后

经典叙事学研究倾向的特点。有一点毋庸置疑：

赫尔曼始终秉持从认知的视角出发，去研究叙事

学领域传统或新式的问题。正是如此，循着赫尔

曼推出的众多著作和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大致

把握他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脉络与流变：早期像后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样热衷于探讨叙事形式，继

而在后经典意识的推动下从认知的视角重探叙事

学的经典问题，最后摆脱桎梏建构出新颖的认知

叙事学理论命题。

自 21 世纪初期赫尔曼走入国内学界视野后，

学界对他的引介和研究工作也由此展开。在译介

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他的著作，介绍了其人、

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学理论 [1-3]。在他的叙事

学著作引介上，尚必武与笔者分别向学界重点

介绍过《叙事的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尚必武将书名译为《叙事的基本

要件》）与《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

命》（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以下简称《超人类叙事

学》）两本专著 [4-5]。具体到他提出的叙事学理

论概念和从事的认知叙事学个案研究上，国内相

关文献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他提出的“多时性”

（polychrony）概念、他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故事

世界”（storyworlds）理念、他对叙事中“意向

性”（intentionality）理论的重构和他对“序列”

（sequences）的研究 [6-9]。归根结底，国内这些或

述介性或评论性的工作的着眼点都在于考察他对

叙事形式的探究、对叙事学经典问题作出的新解

或对叙事学理论的重构。赫尔曼自 21 世纪第二个

十年开始，逐渐聚焦叙事文本中的动物世界、多

物种故事世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等话题，试图

通过研究动物叙事建构具有其本人研究特色的动

物叙事学 [10-12]。动物研究、后人类、生态等当下

理论热点与叙事学研究的巧妙融合，反映出他在

学术研究道路上最新的问题指向和理论发展方向。

但纵观国内外研究，鲜有学者关注并探讨他的这

项兼具前沿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即使是国内一

直致力于研究赫尔曼认知叙事学的笔者也并未过

多触及该议题。笔者在此前评述《超人类叙事学》

一书时指出，该书是对赫尔曼叙事学总体思想的

继承与创新，应将它置于赫尔曼的整个叙事学研

究历程中加以考察；同样地，探讨赫尔曼的动物

叙事研究也不应脱离赫尔曼总体学术研究的语境，

因为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之前研究的接

续和拓展，是对他之前就提出的理论主张的实践。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专门撰文介绍和

评述他的这项研究，其有利于还原赫尔曼叙事学

研究的整体性。

首先要说明的是，赫尔曼开展动物叙事研究

符合新时期叙事学发展的内在要求，顺应了叙事

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当前的叙事学研究大致呈现

以下两种趋势：一是叙事学家致力于建构新理论，

从一开始视语言学为主要的理论借鉴资源，到后

来通过吸收认知科学、生态批评、进化生物学、

数字媒介研究、女性主义文论等不同学科领域的

宝贵经验，叙事学家努力搭建新的理论框架，实

现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二是叙事学家不断扩大

研究的故事语料范围，拓宽故事讲述媒介的视域，

让叙事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以书面文字呈现

的文学文本，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让叙事

学研究变得饶有趣味。赫尔曼认为，除以上两个

趋势外，21 世纪的叙事学面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这项任务本质上是反身性的，也是对元叙事学的

回应。具体而言，它要求叙事学在一个更宽阔的

研究生态系统中或一个更宏观的价值系统中重新

评估自身的研究，考虑分析故事的方式是如何与

社会规范、制度以及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

规范、制度以及实践与当前人类最关心的现实问

题息息相关，涉及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卫生健

康、法律法规等。他的动物叙事研究正是对当前

学术语境和社会焦点的能动反映，兼具学术价值

和现实意义。一般而言，“动物叙事”可泛指所

有主题与动物相关的叙事文本或叙事内容，但这

个意义上的“动物叙事”是一种广义叙事现象，

而非具体研究领域。以此类推，“动物叙事研究”

似乎可指涉任何有关叙事文本中动物的研究。为

了区别于这类研究，赫尔曼就以“生物叙事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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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叙事学”“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等类似术语来

界定他对叙事文本中动物，确切说是非人类动物

的研究。可见，他似乎并未严格定义他从事的这

项研究，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亟

待厘清。

笔者拟于下文介绍赫尔曼学术生涯后期针对

非人类动物所作的研究，以尽可能向学界展现其

叙事学研究中未被重视的话题，彰显其叙事学研

究的多面性。由于他的相关著述颇多，且囿于篇

幅，本文仅从他提出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

这一概念出发，论述他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基

础——自我叙事。在此基础上，以劳伦·格罗夫

（Lauren Groff）的短篇小说《上与下》（Above 
and Below，2011）为例，阐释小说主人公是如何

将自己融入非人类动物的世界来建构自我叙事，

进而再现小说对生成生物中心化的刻画。可以说，

《上与下》描写的是主人公对自我叙事的建构，

而它本身也是一篇自我叙事。

一、“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理论基础：

“自我叙事”

赫尔曼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主要受美国

心理学家肯尼斯·J. 格根（Kenneth J. Gergen）与

玛丽·M. 格根（Mary M. Gergen）的“自我叙事”

概念的影响和启发。二人认为自我叙事在心理、

交际、社会文化层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指出自我叙事的产生源于人们想要“在生活中发

生的事件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13]162。虽然

自我叙事为个体所有，但它的产生源于社会，也

需要通过社交维持，这种叙事最终会成为“服务

于辩护、批评与社会团结这样的社会目标的符号

系统”[13]163。当个体行为得到社会认可后，个体亟

需阐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隐秘叙事线，从而达到

让个体行为变得容易理解和为人接受的目的。二

人将自我叙事视为人类在交际时用于意义建构的

有效资源，以及用于支撑、促进或阻碍行为发生

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二人进一步区分出三种不

同的自我叙事：稳定叙事、进步叙事、退步叙事。

稳定叙事体现出人们的共同愿望，即希望社会和

世界变得有秩序并朝着大家可预测的方向发展；

进步叙事让人们有机会看到自身与周遭环境在不

断往好的方向发展；退步叙事与进步叙事相反，

它的基调虽是消极否定的，但反过来有激励他人

的功能。

赫尔曼认为，自我叙事能证明虚构和非虚构

叙事是如何与不同本体的比较研究产生联系的；

这些本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时代。换

言之，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本

体论转向”紧密相关。通过扩大可能世界和文本

世界理论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叙事学研究者不

仅能建构出与单个文本或某种文类相关的故事世

界本体，还能建构出容纳这些文本和文类的文化

本体。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到底由何种生物

组成？这些物种身上能体现哪些特质和能力？再

者，处于不同类别和子类别的物种是如何与人类

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不存在一个能在自然与文化、物

体与人类之间作出严格区分的现代性本体论，也

不存在一个围绕人类行为主体和非人类行为主体

建构出的现代性本体论 [14]。拉图尔尝试弱化动物

与其他非人类行为主体间的区别，而其他学者则

尤为关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了不同

本体论是如何跨越种系边界，赋予不同物种自我

身份的可能性。巴西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维罗

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通过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身上体现出的本体论，指

出“世界上居住着不同种类的主体和族群，不同

种类的人类和非人类，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现

实”[15]469。据此，他提出“宇宙哲学指示论”概念，

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不会将人类称为自然物种，他

们说的话“指涉人格的社会状况，（若不在句法

层面则在语用层面）更多地起到代词而非名词的

作用。它们表明主体的位置；它们不是发音的标志，

也不是名称……美洲印第安人的灵魂，无论是具

有人类还是动物属性，都属于指示范畴……美洲

印第安人的本体论视角主义是沿着‘视角创造主

体’这种观点成形的；只要被这一观点直接启发

或‘由其作为中介’启发后生成的，无论什么都

能被称为主体”[15]476-477。

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同样研究过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他致力

于发展出一个不再局限于聚焦人类是如何描述和

再现动物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转而关注人类与

其他物种的日常交际以及这些交际具备何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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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他认为，“并不仅仅是人类，世间万物

都会以自我身份，与世界、与他人他物产生交际，

也就是作为拥有观点的生物存在”[16]。进一步讲，

如果以超越人类的视角看待世界或以超越人类的

方式体验世界，人类就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自我。

如此，只有当“自我”的概念被置于更广泛的“自

我生态学”[17] 的视域中，其真正内涵才能凸显。

同样地，当叙事用于将自我的体验与交际进程建

构的故事线结合在一起时，它也应被置于“自我

生态学”的视域中来考察。

二、“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批评实践：

《上与下》中的生成生物中心化

赫尔曼指出，《上与下》中主人公的叙事不

仅具有过时自我叙事的特征，同时也兼具一个难

以被人想象出来的故事线。由此，他借助拉图尔

的观点，指出这部作品“戏剧性地表现出主人公

从一个受限的自我生态系统转移至另一个更具包

容性的自我生态系统，暴露出在向超越人类的自

我分配可能性时，是分配足够多的可能性还是分

配极少的可能性，这二者之间存在断层线”[18]136。

他所说的“断层线”其实也存在于用人类中心主

义视角看世界和用生物中心主义视角看世界之间。

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人通过等级制，在人类

和其他物种间作出严格区分；二是有人认为无法

严格区分人类和非人类，二者是一个连续体的两

端。这部小说就在两端游走：它既见证了主人公

建构自我叙事愿望的落空，也体现了其在一个超

越人类的世界中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认知在不断

强化。如此看来，这个短篇故事通过“人格”的

概念追溯了物种的变异。“人格”的产生源于抵

制自我的人类中心地理学，因为这种人类中心地

理学将人类置于其他形式生物之上，但将人类体

验置于靠人类假想出来的其他形式生物的体验之

下。主人公断断续续与动物产生交集，这打乱了

她从一个极为受限的本体中挣脱出来的节奏。这

个本体削弱了她与大量他者产生联系的能力，从

而暗示在一个不断扩大和延伸的自我生态系统中

实现“生成生物中心化”的可能。

《上与下》的主人公在过去就擅长处理与他人

的交际关系，能基于当前立场理解过去的一言一

行，还能憧憬未来。主人公将她此时此刻的生活

与往事、支离破碎的生态群落、陈旧过时的故事

线交织在一起，让自身融入另一个更宽广的生态

群落。叙事进而拥有新的载体，让故事情节朝着

新方向发展。赫尔曼认为，这种被扩大的自我生

态系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重构“关系性”的概念，

因为它说明转向一个让“人格”具有更多可能性

的本体会启发人们去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在这一本体中，他者包括非人类物种；这些物种

都能从某个特定视角去体验世界，人类则在与这

些物种的“对话”过程中让自己的自我叙事成形，

并借此描述这些物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从一个

被人遗弃的生态群落向一个重塑的、集体的、跨

种系的生态群落的转移经历，动物在剧情发展的

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小说反映出一个

动态的转移过程：主人公一开始身处自卫的、反

抗的自我叙事，接着从中挣脱，朝着一个新的关

于自我的故事走去；在新故事中，作为活生生物

种的个人是他者中一员，具备生成生物中心化的

无限可能。这种叙事结构强调，想从一个为人熟

悉的本体中抽离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抽离

出来后，想要再回到这个本体中去，也绝非易事。

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主人公有时会公开承

认她在自我生态系统中的身份地位，有时又会矢

口否认这一身份地位。例如，当她在离开公寓前

收拾露营装备时，这些装备让她想到自己与前男

友在佛罗里达州露营的时光，当时二人“被雄性

鳄鱼的吼叫吓呆了”[19]106。当主人公提及往事时，

她正好摆脱堆积如山的债务，就像文本中反复提

到的蛇那样，从山的“底部爬行出来”[19]106。这里

使用的动物隐喻由主人公提及，并非叙述者强加

在主人公身上的。主人公对自我身份地位的否认

出现在她偶遇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时，这是她加入

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的第一步。这个团体由被边

缘化、被剥夺权利、不被大众关注的人组成。这

里的居民依靠集体挣来的钱支付水电费，通过卖

掉捡拾来的废旧物品换钱购买食物。主人公与他

们居住在一起，建立起关系网，再一次与他者结

为同盟。这一场景不由得让读者联想到小说中学

生从宿舍搬出，偷偷溜去校园找食物的画面：“她

感觉就像一只老鼠穿行在校园中，从一个阴暗处

跑到另一个阴暗处。就好像她认识的人能看到她、

闻到她的气味一样。”[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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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还有一处可说明这一问题：当主人公抵

达草原住宅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全新

的自我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她仔细地擦洗着

厨房。她打扫卫生的习惯贯穿叙事文本始末，这

一行为似乎暗示她想要书写一个全新的有关自我

的故事。当主人公在草原住宅这一新的场所安定

下来后，她开始走入这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

不同物种的边界可以被消除，物种的类别甚至也

能被改变。正是如此，物种极有可能为自身赋予

人格，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多种多样，这都能重

构主人公的自我叙事。“有一晚，其他居民集聚

在篝火旁，共同庆祝圣诞节，主人公也从家中走出，

走入附近的人群。每走一步，对她而言，都像是

从酒醉的叫喊声中解脱一般，火堆里的纸屑燃烧着，

像飞蛾一般旋转飞舞着，火焰让人感到灼热。越过

第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丘，黑暗拥有了自己的光芒，

她开始辨别地面的纹理。”[19]118-119 随着世界不断

扩大，它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主人公面前，她在

其中的位置也逐渐清晰，为生成生物中心化提供

可能。例如，故事是这么描述的：“她缓缓地从

沙石凹陷处迈过，棕榈刺痛她的小腿，沼泽突然

很奇怪地散开。细小的事物伴随她的脚步沙沙作

响，它们如此微小又害怕危险的来临，对于它们，

主人公只能温柔以待。”[19]119 又如，还有一段描

述同样具有这种功能：“她能闻到排水沟的腐臭味，

这个排水沟还是一些好心但游手好闲的人在经济

大萧条时期贯穿整个草原挖掘的。靠双手的辛勤

劳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让这片土地

重获新生。她想到蛇在洞穴里盘绕着入了眠，鳄

鱼觉察到黑暗中的她然后浮出水面，一摇一摆上

了岸，肚子慢慢变大；她只是众多他者里的一个

迷途者，并没有因为是人类而有何特殊之处。”[19]119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与其他

物种能够联系在一起，人类并不一定比其他物种

优越，同样为生成生物中心化提供可能。排水沟

的修建到最后是徒劳的，其预示着一个内部充满

不可预测的物种变形和计划之外的群体数量增长

的世界在逐渐成形，这就让人类无法在一片时刻

充满物种变异的土地上建立稳固不变的地位。

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开始试图向读者阐释重新

建构的自我叙事，但格罗夫通过使用省略号以及

故意加快叙事进程的做法来妨碍甚至是阻止读者

走入这个新的自我叙事。这个新叙事文本的叙事

线是指示性的，它体现出当一个具有宽泛意义的

本体向一个容纳范畴较为局限的本体过渡，以及

使用超人类意义上的术语来重构“关系性”的概

念时，其暗示着只能建构一个情节可以持续发展

下去的有关自我的新故事，而不是一个从开头就

能被设想出结局的新故事。《上与下》的最后一

部分一下子跳至几年后，讲述了主人公在生孩子

时的痛苦经历。就在她接受分娩手术时，故事情

节又回到庆祝圣诞节的那晚，描述了主人公在意

识到自己是草原中的一只动物后，感到非常恐慌。

故事并未描述介于庆祝圣诞节那晚和主人公分娩

那天之间的时光，也未说明主人公通过何种叙事

载体来理解这一期间未被公之于众的事件与经历，

但正如赫尔曼对故事结局作出的评论一样：“无

论这个新故事的细节是关于谁的以及主人公又是

何人，她不断在建构中的叙事已经为生成生物中

心化提供了新的可能，生成生物中心化被置于一

个更广泛的自我生态系统中。”[18]140 故事结尾写

道：“医生的手进入她的肉体，她的双手交叉着

放在胸口，她女儿的小拳头向空中伸去。”[19]119

这表明主人公在努力思考人类群体中的关系联结，

她显然倾向于将自身置于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

面向所有人类与非人类他者，与他们建立起多种

多样的联系。故事结尾有一处意味深长：主人公

看着病房角落的圣诞红，她意识到自己在思考花

盆的黑泥土里到底有何物。此时此刻，她已经完

全和周围的非人类他者融入一个世界。可以说，

主人公在小说始末一直处于建构自我叙事的过程

中，她对自己在生物圈中地位的认知也不断增强，

当她意识到人类与非人类他者实为命运共同体后，

她努力建构并不断重构的自我叙事实际上就是赫

尔曼所说的“超越人类的叙事”。

格罗夫的《上与下》展现了对现代性文化中本

体论的抵制。这一叙事文本有一点极具讽刺意味，

那就是主人公再次获得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格这一

结果，是通过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众多他者里的一

个迷途者这样的途径达到的，拥有这种人格则在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人公自我叙事的建构。因此，

尽管一个意义较为局限的本体能赋予其中仅有的

极少数个体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多的选择来建构

自我身份；但在一个意义更为宽泛的本体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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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将人格赋予不同形式的生命体，这个本体让

主人公在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中重新获得主体性。

这个世界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与“下”，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内部所有不同物种都平等的自我生

态系统。简言之，《上与下》证明：“最能被维

持下去的自我就是那些最不强调自身主权地位的

自我。”[18]141《上与下》的故事情节还迎合了生物

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表明个体要想获得健康幸

福、文化得以繁荣昌盛，人类就必须承认自己只

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并且对生态系统负

有一定责任；人类需要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贡献，因为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依赖

于生态系统。《上与下》这部小说的题目本身就

具有反讽意味，因为作者通过作品想要揭示的恰

恰是生态系统中万物平等的本质。在他看来，不

同物种在等级上没有所谓的“上与下”。

三、“超越人类的叙事学”之学术价值：

推动叙事学跨学科研究

赫尔曼认为，“虚构作品不仅为呈现自我叙事

的瓦解和重构提供平台，还为探索那些能让自我

身份被识别的本体提供可能”[18]141。他强调重构关

系性模式的必要性，一是因为它会影响自我叙事

的实践操作，二是因为它本身就源于自我叙事的

实践操作。建构出的关系性模式既具有生态学意

义，也是社会性的：之所以具有生态学意义，是

因为人类形成自我身份就在一个融自身与非人类

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中完成的；之所以又是社会性

的，是因为人类会与周围的人组成社群或与非人

类结成联盟。若将视域接着拓宽，人类学、文化

心理学、文学叙事等研究领域内的方法也可以被

用来解读《上与下》这样的自我叙事，有关动物、

有关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叙事能促进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反过

来看亦是如此，以跨学科的方法解读这些叙事能

启发人们重新思考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并在实

际生活中用行动实践这些新的思想理念。赫尔曼

认为，未来的叙事学研究应将足够多主题涉及跨

种系的虚构和非虚构叙事作品纳入考察范畴，重

新思考人类与动物在自我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赫尔曼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概念，旨在

说明叙事学研究到底能否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人

类与动物关系的本质属性和涵盖范围。他借助“自

我叙事”的概念，通过具体的小说文本来探讨其

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说明人类始终

在不断建构自我叙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

类对自我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自我与动物关

系的认知得到强化，真正意识到人类与动物是命

运共同体。其研究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

方面，这项研究体现了他对当代叙事学发展趋势

和最新潮流的响应。他不再局限于研究叙事形式

和叙事技巧，转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来充

实叙事学理论和叙事学研究的内涵，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叙事学跨学科研究。另一方面，这项研究

彰显了他虽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却始终关

注生态、环境、物种、家园、共同体等全球性问题，

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思考和及时回应，其现实意

义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赫尔曼的这项研究还不够成

熟，存在可供商榷和探讨之处。首先，“超越人

类的叙事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备指导叙

事阐释的能力。无论是具体的叙事学理论还是宽

泛意义上的叙事学概念，它们最终还是应该服务

于文学批评。他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目

的是说明叙事学家也能为解答社会现实问题贡献

自己的智慧。更具体地说，他想要阐明“超越人

类的叙事学有助于建构新的且更能持续发展的、

为个体和集体所有的自我叙事，这些自我叙事将

自我置于更广阔的生物活动网络”[18]131。可见，他

本来就无意，至少是没有过多将重点放在“超越

人类的叙事学”是如何指导叙事文本阐释上。虽

然在研究过程中，他特意选择了短篇小说《上与下》

作为分析问题的案例，但其目的是通过故事情节

来揭示、继而证实自己的观点，而非通过文本说

明概念的学理价值。

其次，“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提出的

合理性和普适性还有待考证。如上文所述，赫尔

曼在学术生涯后期转向研究叙事文本中的动物时，

使用过“超越人类的叙事学”“生物叙事学”“动

物叙事学”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他于2018推出《超

人类叙事学》一书 [20]。该书集中展示了他对这一

问题系统、深入的思考，但在书中，他也未对相

关术语和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各种不同概念在书

的不同部分出现，在具体应用时也未进行有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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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此，“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是否

可以完全涵盖其动物叙事研究，以及是否可以用

这一概念观照任何涉及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叙事文

本，还有待验证。

最后，“超越人类的叙事学”在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指向性不够鲜明，这

极大地弱化了它被视为叙事学分支之一的可能性。

赫尔曼曾试图建构动物叙事学，他在理论层面指

出详细具体的建构方案和在实践层面开展切实可

行的文本批评：在理论建构上，他提出动物叙事

学的研究媒介为动物连环画，研究对象为非人类

心智，研究落脚点是对（动物连环画的）叙事性

的回应；在批评实践上，他主要从时间和空间维

度分别考察动物连环画中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边

界，指出这种边界并非清晰可见而是难以区分的
[21]。但在提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时，他仅基于“自

我叙事”的概念，分析了一部算得上是“自我叙事”

的短篇小说，以此说明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

是平等的，二者间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状态，

可以被解构和重构。不过，研究过程并未体现他

到底提出了何种具体的理论主张，文本批评得出

的结论与他的其他动物叙事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同

小异，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都没有太强的独到性。

有意思的是，他 2018 年推出的专著的主标题就使

用了“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笔者在书

评和后续发表的论文中，都将书的主标题译为《超

人类叙事学》，也阐释过选择该译法的原因 [22]），

足见他为建构叙事学新分支作出的努力。但纵观

全书可以发现，该书主要还是由他之前发表的系

列论文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想要通过该

书建构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在逻辑上比较松散，

不够严密，这也是为何笔者在本文中并未认为“超

越人类的叙事学”是他建构的一个新领域，而是

将其视为他提出的一个概念。

赫尔曼提出的“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是他

在新时期叙事学纵深发展的学术背景下，结合现

实热点议题，为进一步推动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

作出的尝试和努力。其本身虽未建构新的理论模

型或对叙事实践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体现出他始

终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的态度和深耕细耘

的精神。作为当代叙事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在动

物叙事上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笔者外，

国内还暂未有人对他的这项研究进行过系统的介

绍和研究。笔者认为，应辩证地看待其“超越人

类的叙事学”，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学者去关注

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尽可能还原赫尔曼（认知）

叙事学研究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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